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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現
代
人
是
聽
流
行
歌
曲
長
大
的
，
實
在
也
不
為
過
。
隨

經
濟

與
科
技
的
發
展
，
流
行
歌
曲
的
傳
播
速
度
日
益
加
快
而
走
入
了
人
們
的

生
活
，
不
僅
與
大
眾
產
生
密
切
的
關
係
，
乃
至
成
為
了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
以
前
聽
歌
不
外
是
收
音
機
、
電
視
、
家
裡
的
唱
機
什
麼
的
。
而
來
到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今
天
，
我
們
已
經
進
入
了
網
絡
時
代
；M

P3

、M
P4

、
網

絡
、
手
機
都
成
了
傳
播
流
行
音
樂
、
歌
曲
的
載
體
。
流
行
歌
曲
之
所
以

流
行
，
除
了
具
有
與
時
俱
進
和
極
具
時
代
氣
息
的
特
徵
以
外
，
在
反
映

當
下
人
們
的
生
活
狀
態
的
同
時
，
也
觸
動
了
人
們
內
心
的
感
情
世
界
，

因
而
產
生
了
強
烈
的
共
鳴
。
然
而
，
流
行
的
實
質
就
是
短
暫
。
換
句
話

說
，
流
行
是
潮
流
，
很
快
就
過
去
了
。
這
不
僅
是
流
行
的
特
徵
，
也
是

必
然
的
規
律
。
流
行
歌
曲
伴
隨
人
們
成
長
，
所
以
某
個
時
段
的
流
行
歌

曲
，
也
就
代
表
了
某
些
人
的
青
春
時
代
。
因
此
一
首
歌
可
以
是
一
段
記

憶
，
也
有
可
能
代
表
某
一
個
時
代
的
人
的
青
春
期
。
對
我
來
說
，
一
首

流
行
歌
曲
甚
至
可
以
代
表
一
個
人
，
因
為
那
首
歌
是
那
個
人
經
常
愛
唱

的
。
所
以
每
一
聽
到
就
很
自
然
地
想
起
他
；
甚
至
會
記
起

他
唱
這
首
歌
時
的
表
情
、
聲
調
…
…
儘
管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過
客
，
但
是
那
首
歌
確
實
能
代
表
他
。

許
多
時
候
，
因
聽
到
一
首
舊
歌
，
而
撩
起
許
多
那
個

時
段
的
記
憶
。
這
才
發
現
，
原
來
在
我
的
心
裡
竟
然
儲
藏

了
那
麼
多
舊
時
的
歌
曲
。

難
怪
有
學
者
說
，
流
行
歌
曲
就
像
一
面
鏡
子
，
它
的

內
容
和
旋
律
大
部
分
體
現
了
當
代
人
的
現
實
生
活
和
世
俗

感
情
。
而
所
謂
的
﹁現
實
生
活
和
世
俗
感
情
﹂
，
我
想
應

該
是
指
聲
音
與
歌
詞
中
的
情
感
衝
擊
部
分
吧
。

而
那
些
儲
藏
在
我
心
裡
的
舊
歌
，
其
實
並
不
具
備
時

效
作
用
，
它
僅
是
記
憶
裡
的
一
小
部

分
，
在
歲
月
裡
載
浮
載
沉
，
有
意
無

意
地
掀
起
小
小
漣
漪
…
…

記
得
我
小
的
時
候
，
六
十
年
代

罷
，
經
常
聽
到
一
首
叫
《
七
個
寂
寞

日
》
的
英
文
歌
曲
，
是
傳
自
對
面
屋

的
印
度
家
庭
。
那
家
人
有
兩
個
兒
子

，
哥
哥
在
銀
行
上
班
，
弟
弟
還
在
唸
書
。
兩
兄
弟
都
是
歌

迷
，
天
天
聽
歌
，
把
唱
機
的
聲
量
調
得
很
高
，
有
時
站
在

門
口
，
可
以
看
到
他
們
兩
兄
弟
在
客
廳
隨

音
樂
起
舞
。

手
蹈
足
舞
以
外
，
還
把
身
體
前
俯
後
仰
，
左
左
右
右
的
扭

動
。
母
親
不
讓
我
們
看
，
一
面
揮
手
一
面
嘀
咕

：
﹁飛

仔
所
為
，
吵
死
人
！
﹂

作
為
流
行
音
樂
迷
的
那
兩
兄
弟
，
除
了
《
七
個
寂
寞

日
》
，
當
然
還
有
許
多
當
時
流
行
的
英
文
歌
曲
，
可
是
當

時
年
紀
小
，
聽
不
懂
歌
詞
。
等
到
我
長
大
至
能
聽
懂
歌
詞

時
，
竟
然
還
能
聽
到
《
七
個
寂
寞
日
》
！
這
才
明
白
過
來

，
原
來
是
：
﹁七
個
寂
寞
日
，
構
成
一
個
寂
寞
周
，
七
個

寂
寞
夜
，
造
就
寂
寞
的
我
。
自
從
你
告
訴
我
，
我
們
情
已
斷
，
七
個
寂

寞
日
我
為
你
哭
泣
。
否
認
我
為
你
哭
泣
沒
有
用
，
讓
我
傷
心
是
你
的
拿

手
好
戲
。
昨
夜
是
我
最
後
一
次
為
你
哭
泣
…
…
﹂
想
不
到
節
奏
這
麼
輕

快
的
一
首
曲
子
，
內
容
實
則
是
悲
傷
的
—
—
她
遇
上
了
一
個
壞
男
人
，

把
傷
她
的
心
當
消
遣
。
雖
然
很
傷
心
也
很
寂
寞
，
為
他
哭
泣
了
整
整
一

個
星
期
，
最
後
她
明
白
了
：
否
認
為
他
哭
泣
沒
有
用
。
於
是
下
定
決
心

：
﹁昨
夜
是
我
最
後
一
次
為
你
哭
泣
﹂
。

原
來
長
大
的
好
處
是
：
不
明
白
的
事
都
將
會
明
白
。

流
行
歌
曲
極
具
時
代
感
，
因
此
它
確
實
能
代
表
某
一
代
人
的
青
春

。
我
至
今
還
能
把
一
首
歌
唱
完
，
或
能
記
得
住
整
首
歌
詞
的
都
是
流
行

於
七
十
年
代
中
或
末
期
的
歌
曲
。
青
春
是
對
流
行
音
樂
就
最
有
共
鳴
的

時
段
，
但
隨

年
齡
的
增
長
，
便
會
逐
漸
消
退
。
現
在
也
聽
流
行
音
樂

，
但
都
不
是
我
的
選
擇
。
聽
了
也
少
有
留
駐
在
心
上
。

過
了
青
春
期
，
流
行
就
不
代
表
什
麼
了
。

二三九三年， 「第二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三百周年之
際，一位中國歷史學家宣讀論
文，試圖解釋 「二○九三世界
大崩潰」的原由。她認為，由
於西方之前一直忽視全球變暖
造成的氣候危機，結果南極西
部冰層融化，海水平面升高，
淹沒地勢低窪的地區，旱災等
自然災害劇烈、頻仍，直到二
○九三年人類大遷徙，徹底改
變國際政治分野和權力結構。
英美等西方政權消亡，而中國
政府則通過強權政治組織全民
抗災，及時遷徙國民，建築防
海大堤等設施，最終倖免於
難。

以上是美國哈佛大學科學
史 教 授 歐 瑞 斯 柯（Naomi
Oreskes）與 同 行 康 威 （Erik
M. Conway）合作出版的科幻
小 說 《 西 方 文 明 的 崩 潰 》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的梗概。說是小
說，本書卻有大量註釋和圖表
，引用目前科學研究對地球未
來的預測，讀來更像科普論
文。

兩位作者為什麼認為中國
人可以在大災難中倖存？他們
說，因為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
態度和措施與其政體、文化密
切相關。他們認為中國文化一
向強調天人合一、集體主義，

所以不像西方人那樣各自為政，無視人類對環境
的侵害。目前中國個人的污染排放量只相當於美
國人均的四分之一，而且中國政府正大力扶植太
陽能、核能等可持續性新能源，力度遠超美國政
府。所以，如果西方人現在不迎頭趕上，即便人
類這個物種不會在未來世界的自然災害中滅絕，
各國也可能得模仿中國政權才能生存。不用說，
此書一出，美國讀者議論紛紛，因為這顯然和 「
中國是世界污染之源」， 「美國是世界民主的明
燈」的西方老生常談大相逕庭。

有意思的是，近日一位美國著名保守派政論
家德蘇扎（Dinesh D'Souza）卻從截然相反的角度
引發爭議。這位作者一九六一年出生於孟買，一
九九一年歸化為美國公民，曾擔任里根總統的政
策顧問，現為東岸一所小型基督教大學的校長。
在新著和同名紀錄片《美國：想像一個它不存在
的世界》（America： Imagine a World without
Her）中，他的主要論調是：美國是世界上最了
不起的國家，因為它掌握了創造財富的秘密。美
國人應該堅守十八世紀立國之初的信仰和原則，
不該支持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要求種族、性別
平權的潮流，不該為奴隸制度、殖民主義等歷
史 道 歉 ， 而 應 該 為 自 己 的 「高 人 一 等 」（
exceptionalism）自豪。

因此，他批評 「自由派」（liberal）人士對
美國的評價太過負面，反對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
、同性婚姻、女權主義。他公開宣稱：非洲問題
的根源不是殖民主義，而是 「被殖民的時間太短
」，甚至提出總統奧巴馬完全繼承了他的肯尼亞
父親反對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潛意識中要實
現 「父親之夢」，所以奧巴馬的治國方針實際上
「反美」（anti-American）。

兩書對美國文化的評價似乎完全不同，它們
各自支持的意識形態和論證方法也涇渭分明。也
許中國讀者看了第一本書不免自得，看了第二本
書會惱怒。但承認兩書都是一家之言的同時，我
卻覺得美國讀者的反應令人玩味。專家認為，當
前美國的意識形態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尖銳對峙
狀態。 「自由派」和 「保守派」各執一詞，唇槍
舌劍，激烈廝殺，鬧得國會法令難出，政府束手
束腳。只是，普通民眾中固然有支持 「左派」或
「右派」、全盤抹殺對手的死硬分子，但一般稍

有常識、受過教育者依然願意正視自身政府和文
化的不足，提出批評性建
議。

「偉大的國家」不必
人口、面積、財力、兵力
巨大，卻一定要有反思歷
史，寬容不同聲音的偉大
氣度。

最近，在整理有關資
料時，發現了一張珍貴的
劇照，是由京劇 「六大名
旦」──梅蘭芳、程硯秋
、尚小雲、荀慧生與徐碧
雲、筱翠花一起合作演出

的《五花洞》。這六位名旦，當時都已自己挑
班，各樹一幟，很難能夠同台演出。這次是由
於受人邀請，在舉辦私人 「堂會」時，才能特
地將他們請在一起演出，所以彌足珍貴。

愛好京劇的觀眾，對於 「四大名旦」，可
說是耳熟能詳。梅蘭芳的雍容華貴，程硯秋的
幽雅淒婉，尚小雲的豪放挺拔，荀慧生的活潑
俏麗。他們的表演風格，各有鮮明的個性。因
此，都有基礎雄厚的觀眾群體。

其實，在此同時，京劇旦行的競爭異常激

烈。在當時，與他們藝術水平不相上下的名旦
並不在少數。像號稱 「蘭蕙齊芳」的王蕙芳，
像 「江南第一旦」的黃桂秋，還有像劉喜奎、
朱琴心、林顰卿、芙蓉草、小桂花等，在當時
都是名噪一時，並具有相當的實力。而，徐碧
雲與筱翠花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 「四大名旦」正式定論之前。實際上，
京城坊間所傳揚的是梅蘭芳、尚小雲、荀慧生
、程硯秋與徐碧雲的 「五大名伶」。徐碧雲不
僅名聲響亮，而且在藝術上也有獨到之處。過
去的前輩演員，即使不是演武戲的，也都是 「
文武雙全」。所謂 「武戲開蒙，終身受用」。
像梅蘭芳能演《戰金山》，程硯秋很精通武術
功夫，尚小雲甚至能反串演出武戲《挑滑車》
。但，徐碧雲的武功基礎則更為扎實。因為他
在幼年坐科 「斌慶班」時，曾學習武旦，能演

《泗州城》、《取金陵》、《打韓昌》等武旦
劇目。因而，在他成名以後，就經常編排一些
能唱能打、驚險跌撲的劇目。如他最負盛名的
《綠珠墜樓》，能夠從幾張高桌上翻下，這在
一般旦角演員中，是很少見的。所以，在當時
能與 「四大名旦」並列，稱為 「五大名伶」。

筱翠花，又名于連泉。是 「富連成」科班
的早期學生。有一次，他演《遺翠花》一劇，
內外行一致稱絕，名揚京城，後來便以 「筱翠
花」作為藝名。他擅長演唱花旦劇目，集路三
寶、田桂鳳、侯俊山等前輩之長於一身， 「踩
蹺」功夫，更是公認最佳。他的能戲極多，尤
其是演出《戰宛城》、《翠屏山》、《雙搖會》
、《雙鈴記》、《蝴蝶夢》、《殺狗勸妻》等
劇目中的 「潑辣旦」，最為出色。他的戲路，
獨具一格，與眾不同。

六月的天氣，像淘氣的頑
童，早上還陽光燦爛，下午突
然陰雲密布，傍晚還會莫名其
妙地下起陣雨，就在這樣的氣
候裡，我遇到一個如同六月的
天氣那樣捉摸不透的人。

事情是這樣，因工作關係，我在六月初花了三天
時間全程陪同我們公司多年的朋友，一家公司的女董
事長，她的特點就是像六月的天氣，既有陽光的一面
，也有陰鬱的一面，時而也會發點小脾氣。另外她總
是打扮得與眾不同，纖細的脖子上，總是套着大粒大
粒的珠寶，形狀漂亮的耳朵，總是嵌着耀眼寶石的耳
墜，服飾也總少不了繡花或者閃閃發光素材的醒目鑲
邊。這樣的女性，在當今中國大陸被稱為 「富婆」，
但是，對於我來說，每個同性都是姐妹，所以我稱她
「富姐」。

一般來說我是屬於那種看起來比較順眼，雖然不
是漂亮得讓女人嫉妒，但也並不難看（不好意思，這
是我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啦），主要是有氣質，配得上
上大堂（聲明哦，這句不是我原創，是富姐對我的評
價哈），所以嘛，我還是很有自信全程陪同這位富姐。

說句大實話，我對年歲比我大的女性，一貫是十
分尊重的，因為我知道，在一定的年齡層裡，會悟到
很多還沒有步入那個年齡層時的悟性，就像一棵有年
輪木紋的古樹那樣，比一般的小樹來得耐看，來得有
味道。

可是，我不知道人歲數一大，魅力倍增的同時，
說話也倍增，怎麼那麼多話？任何時候富姐都在說話
，吃飯也一直在說話，就連上廁所也在說話（信不信
由你），只有嘩嘩流水聲響時，才沒有聽到她的說話
。因為是客人，她的說話，又不可以敷衍着聽，要認
真聽，因為還要認真回答呀。這可把我整得那個累，
因為要聽她說話，我還沒有掌握一邊聽，一邊吃，一
邊回答的本領，眼看着一盤一盤的美味佳餚被從桌上
撤走，肚子卻在咕咕地叫。就連酒水，我在她面前一

滴酒也沒有喝，明確地說，是沒有喝一滴酒的時間。
有錢人很奇怪，很愛說自己的事，自己如何，自

己怎麼樣。譬如說，比較庶民風格，又經濟實惠的韮
菜小煎包端上來時，富姐不屑地說： 「我出生到現在
還從來沒有吃過這個包子」，推到一邊不理這道菜了
；當高檔的清蒸鮑魚端上來時，她的說法是： 「我的
胃每天裝這些，很辛苦啊」，一邊說着，一邊卻又情
不自禁地把鮑魚往胃裡送。

等到最後的甜點心上來時，富姐叫餐廳經理過來
，煞有介事地問： 「你們這點心糖有沒有減？有沒有
按照減糖的健康標準做？太多糖的話，我的身體要出
問題喲。」

她對餐廳的主管指手畫腳，也就睜一眼閉一眼算
了，可是令這個自稱左派的我不滿的是，她對女孩子
服務員非常不禮貌，吆三喝四，一派女老爺樣子，連
一起作陪的我都覺得十分害羞。

第二天晚上，根據富姐的要求，安排在正宗日本
壽司店吃面對面捏的壽司。可能因為前不久，美國奧
巴馬總統指定到日本東京的壽司店與日本安倍首相共
進晚餐，大概富姐也想體驗體驗吧。入座後，壽司店
的服務生問要喝什麼酒？富姐居然離譜地說要一瓶香
檳酒，店員只好抱歉說，這裡不賣香檳酒。

作為一般的常識，富姐應該知道，香檳是吃法國
料理時喝的酒，吃日本料理就應該喝日本清酒，什麼
料理配什麼酒嘛。所以，日本料理店一般是不會賣香
檳酒的，相反，如果你去法國料理店，要點日本清酒
，也是沒有的。我想，富姐應該是見過世面，應該知
道這些常識。但富姐就是任性，心血來潮，想到什麼
，就要什麼，這就是大小姐脾氣呀。富姐大聲訓斥店
員為什麼沒有香檳，我只好幫忙說情，好不容易說
服富姐喝清酒。

富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愛比摩登，富姐看到店
裡很多妖裡妖氣的小姑娘，就說：她四十七歲以前都
與她們一樣盡情地玩兒，是玩膩了才接過富老爸的生
意，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她有過如花似玉的青春，又

好像羨慕那些無憂無慮、吊兒郎當的女孩子。說實在
，我真的不理解，過來人怎麼會在意這些心不在焉在
一旁打情罵俏的女孩子們呢。

第一天，我穿一件素色連衣裙，也就是說，我特
意放棄流行的花稿連衣裙路線，而選擇淑女型路線。
裙長按今年兩極分化，即不是超短，就是超長的流行
來算不短，也就是膝蓋露出五公分而已，我平時還有
穿膝蓋上十五公分的嘛。

可是富姐對我這個裙子，耿耿於懷，足足把我教
育了十五分鐘。富姐說：「咱們女人，最要緊的是血
液循環，而血液往往是從心臟到腳，再從腳到心臟循
環的，膝蓋露出來，你以後會腳抽筋，不小心，還有
可能腿出什麼毛病，一定要好好保暖腿腳。」富姐說得
很恐怖哦，但是現在明明是夏天嘛，怎麼這麼誇張吶。

順便說一下富姐的審美觀，富姐酷愛豹紋，據說
，豹紋是富貴的象徵，是奢侈的頂級，可是怎麼我看
豹紋，顯得那麼俗氣又令人審美疲勞呀。而且六月的
天氣，再怎麼透明，豹紋本身就是一種暖色系花稿，
嚴格說是初夏不合適的。當然人各有所好，也無可非
議，只是從一個人的審美瑣事，也可以看到那個人的
某種執著。花豹是稀有動物，豹紋那種看似有規則其
實無規則的斑點，在無做作的美妙搭配中吸人眼球，
特別是其顏色的妖艷，可謂大自然賦予動物之尊的最
高犒賞，富姐喜歡豹紋，大概有一種優越情結吧。

第二天，我想昨天富姐她自己是穿褲子配半透明
豹紋喬其紗襯衫，所以第二天我就換黑色西裝褲，素
色短袖棉襯衫，富姐很高興，特意誇獎我說： 「你這
樣很漂亮！」

接近所謂的 「有錢人」，我一般既不批判，也不
仰視。因為錢本身對人並沒有附加價值，最多也就是
人在社會生活中一個便利的工具吧，它既不代表什麼
高貴的符號，也不代表什麼令人羨慕的基因。如果一
個人處處想炫耀自己有錢，那麼這個人大凡是錢的奴
隸，只認錢，不能與別人悲歡與共，那未免人生太寂
寞了吧。

不過，我這兩天也學到很多東西。譬如，我們在
得志的時候，不可以太過愛講話，以後我們也老了，
要堅持想起富姐，不要做別人不喜歡的事情。生命賦
予每個人是公平的，沒有任何原因可以造就等級，也
沒有任何原因可以居高臨下，有的只是分工不同，出
身不同而已。只有人人平等，才有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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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杠子麵 陳紹龍

第一次見識 「鳳在上
，龍在下」的帝后陵石雕
，是在一九八三年，由香
港著名電影導演李翰祥執
導的歷史故事片《火燒圓
明園》公映，劉曉慶飾的

少女玉蘭（後來的慈禧），俏麗而有心計，與老
石匠一番做了皇后要把龍刻在下邊的對白，極為
張顯人物性格，加上把鳳尊龍卑石雕的一組電影
蒙太奇，解說為她的極權之火，印象非常深刻。

影片的人物對白可以編撰，陵寢的石雕卻是
原物原味。三十年後的板栗揚花時節，來到河北
遵化的清東陵，近距離端詳塵封影片中的一切。
整個陵區，數慈禧陵的遊人最多，這個陵與其他
陵迥然不同，門前開闊，有一座長長的多孔石橋
，雖然現時橋下無水，但往日山峻水繞的 「風水
」依稀可辨，老佛爺的奢華一覽無餘。入陵門，
《火燒圓明園》的場景再現：隆恩殿正對的台階
中央，嵌一塊頎長的丹陛石，上面栩栩如生，
鳳飛龍舞的正是 「鳳在上，龍在下」的圖案。據
說，這塊丹陛石不是原裝的那塊，一八九九年，
採用鏤空技法另雕一塊重新安上，取代了平雕法
的舊石，圖案鮮活飽滿，做工更加精細，比旁側
慈安陵的丹陛石還漂亮，那年月，老佛爺還活
，肯定 「鳳」心大悅。不僅是丹陛石，漢白玉柱
頭也是鳳上龍下的雕刻，護欄的圖案是鳳在前飛
，龍在後追，刻意將鳳雕得豐滿，龍雕得瘦小，
這在清東陵是獨一無二的，同為太后的慈安陵也
沒有。

如果說慈禧陵在石欄裝飾上標新立異，那麼
隆恩殿內則是另一番景象。這座供奉陵主人神牌
、供品和祭祀的重要場所，兩根楠木大柱各纏繞

一條金製的巨龍，樑上和天花也全用金箔貼成各種龍的圖案
，用足了金子。與殿外大相逕庭的是，這裡完全見不到一隻鳳
，兩者似乎是矛盾的，慈禧留下了一個謎。與陵內的管理員探
討片刻，在陵主人工於心計的看法上趨於一致，這位統治中國
四十八年之久的女人，權慾極強，驕奢淫逸，也敢做敢當，挾
皇帝以令天下，開創了 「垂簾聽政」的先例，陵寢鳳上龍下的
石雕，也是前所未有，違背 「祖制」的。但是，慈禧縱有再大
的膽，也要有所掩飾，不可能把事情做得太絕，比方說廢黜皇
帝，取而代之，實際上已對同治和光緒這樣做了，只保留了皇
帝的名分，概因以龍為主的帝制觀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是不
可隨便造次的。既如此，把自己看作一國之主的慈禧，單把龍
飾於柱上就不足為奇了。

有一處無龍無鳳裝飾的，就是隆恩殿後的地宮。一九二八
年，曾被軍閥孫殿英的部隊野蠻盜搶過，至今地宮沉重的石門
仍見被炸過的邊角，老佛爺的金絲楠木棺槨經修復後擺在石台
上，空空如也。這裡射燈刺眼，涼氣襲人，管理員都不願呆在
這兒，遊人到此有些躊躇，進還是不進？入內參觀有三種情形
：一是隨他人同進同出，人眾心安。二是同進遲出，一個人在
裡面逗留，不免忐忑。三是獨自進去，可能就沒了膽量，邁不
開步。所謂陰氣逼人，進出的腳步都匆匆而過。

還好， 「鳳在上，龍在下」的圖案，擺在明處，任由後人
評說。我看不必想得過於複雜，這並非完全是對慈禧權力慾望
的圖解，還在於明明白白地昭示，入葬的是一位叱歷史風雲
的女性，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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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 Kenneth Chan（攝於巴黎）


